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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风A16

在我家那温馨的小院里，两棵金桂宛如两位亭

亭玉立的佳人，优雅地伫立着。“桂子月中落，天香云

外飘。”今年桂花开得迟，原本农历八月开放的桂花，

到了九月才悠然绽放。

瞧，那细碎而密集的花朵，恰似繁星点点，优雅

地缀满了枝头。那浓郁至极的香气，犹如打翻了一

瓶世间罕有的珍贵香氛，瞬间盈满了整个院子，“暗

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使人如痴如醉，心

旷神怡。

我和家君，时常久久伫立在院子中央，深深呼吸

着这沁人心脾的芬芳，脚步也像是被这迷人的香气

牵绊着，怎么也不舍得离开。

不由想起五年前，我和家君刚刚搬到小院居住

时，家君深知我对桂花树情有独钟，便特地跑到花卉

市场，精心挑选了这两棵金桂。回来的路上，他满心

欢喜，笑盈盈地说：“兰，等桂花开了，咱家的院子就

美啦！”那充满期待的眼神，仿佛已经看到了花开满

院的盛景。

第二个年头，它们真的开花了，那满树的金黄如

同璀璨的阳光，照亮了整个小院。那四溢的香气，仿

佛是对家君那份深情的回应，温暖而甜蜜。

“你看这花开得多好啊！”我望着那满树繁花，笑

着对家君说。

家君点点头，眼中满是欣慰：“是啊，当初种下的

时候，只想着能让你开心，没想到它们开得这么好。”

家君拿起一个布袋子，准备采摘些桂花，做成香

囊，留住桂花的香味。他走向那两棵金桂树，目光

中满是温柔与珍视，仿佛眼前“不是人间种，移

从月里来”。他弯下腰，靠近挂满花朵的枝头，

先是仔细观察一番，挑选那些开得饱满且成熟

的桂花，然后轻轻捏住花梗，小心翼翼将其摘下，

仿佛对面是极其易碎的珍宝。遇到位置较高的桂

花，他便站在凳子上，踮起脚尖，伸长手臂，极力保持

身体的平衡。不时有调皮的桂花从枝头飘落在他的

肩头、发梢，他也并不拂去，任由它们亲近。

“慢点儿摘，别弄伤了花枝。”我轻声说。

“知道知道，我小心着呢。”家君应着。

布袋子里的桂花逐渐增多，那阵阵香气越

发浓郁。我把盛满桂花的布袋子挂在卧室，

顿时芳香四溢，仿佛置身于一个开满鲜花

的世界。

在这满是桂香的小院里，我和家君

彼此陪伴，温暖相守，恬淡舒适。这两

棵金桂，也见证了我们一起走过的温

馨岁月。

桂花香满院

青年宫旧事

画家。天性爱玩，
白发亦然。以书画、摄
影、垂钓为乐事，灵感
来时便杂记。

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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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青年宫，是我们少

年时代的娱乐天堂。这里

不仅有许多卖吃喝的摊点，

还有许多文化娱乐设施，时

刻吸引着我们。

在青年宫广场上有一

对大石狮子，据说是明代福

王府留下的，颇为威严，老

城人民电影院就在这对大

石狮子旁。我们对看电影

颇为眼馋，但没钱买票，便

常在入口处听听声音遗憾

离开。

从电影院的墙边走过

后是个很大的广场，那才是

我们的去处。美味饮食多

在入口处，嗅香慢行，路的

左边有冷饮店、图书摊、浴

池、曲艺厅、展览馆等，右边

空地上有个舞台，时不时有

地方戏曲的演出。

有演出时，全洛阳城的

人好像都到了这里，密密麻

麻挤成一片，各带板凳，向

舞台涌来。赶来早的人，抢

先占个好位置，离舞台最

近，坐着便能把演员的鼻子

眼睛都看清楚。靠后的人

便站着看，有的人踮着脚尖

才能望见舞台。最后面的

人干脆站在凳子上，排成一

道道人墙。我们来得晚，个

子小，还没带凳子，在嘈杂

的人声中看不到又听不见，

可好奇心大，挤着人缝往里

钻。其实，钻进去也不喜欢

看戏，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不一会儿便挤得满头大汗，

看两眼又觉无趣，纷纷又钻

了出来，另寻他欢。

广场地方大，仍有别的可看、可玩。

有演出或唱戏时人最多，平常大部分时间

没有演出，显得空荡荡的。周日的广场上

总有几个杂耍卖艺的摊位，各占一块地

方，相互叫劲吸引观众。

较文静的是拉洋片。一个画着画的大

箱子前，摆着两条凳子供人坐。操作者是

位老汉，拿着几条绳索，手脚并用，一边敲

打着架子上的乐器，一边唱着：“往这边瞧

来往这边看，吃人的老虎是下了山，咚咚

锵、咚咚锵……”观看的人都安静地坐在大

木箱子前，探着身子，从箱体几个孔洞中向

里看。一幅幅精美的彩绘故事画上下翻

动，像连环画一样，再加上配乐和说唱，声

情并茂，分外有趣。

说唱声很快就被旁边的吆喝声压倒

了。只见一个杂耍的大汉，正用长棍在地

上飞快地画一个大圈，然后把站在圈里的

人往圈外赶，边赶便吆喝，这大圈是他家

的尿盆，谁进来淹死谁。一个快嘴的孩子

质问道，那你为啥还站在那儿？他脸一

横，大声说俺会浮水，肚子又大，喝得多，

淹不死！

轰笑声起，又被旁边的喝采声打断。

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人正在表演口吞

宝剑，甚是吓人。一柄长剑，直挺挺地深

插在表演者口中，剑柄贴在嘴边。他眼望

着天，梗着脖子贴近人群，绕场走了一圈，

吓得女士们不敢直视。待这人回到场中

间，运过气后，便慢慢地将宝剑向外拔了

出来，自然又引起一阵尖叫与喝彩。

接下来的表演者是王铁头，他是个众

人皆知的名人，拿手绝活是“二鬼摔

跤”。只见他从木箱中取出一件很重的

道具，是两个造型夸张、面目狰狞的鬼

头，二鬼身体连在一起，怒目而视，搭肩

互抱，下面饰有软布做的两个假

腿。他对观众一行礼，便麻利

地钻了进去。

二鬼摔跤，犹如真人打架

一样，通过踢、绊、翻、旋、摔、

扫、托举等一连贯动作，一阵风

似的格斗，互踢互绊扭打在一

起，紧张刺激又滑稽可笑，令

围观者捧腹。

60多年过去了，每当忆

起这些青年宫旧事，好似

昨日。

芷兰


